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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家排行老三，所以，父母给

我起了一个最简单的乳名，叫“小

三”，在阴阳上去四声中发第四声。

为此，我的一系列别名就和这个

“三”字结下了不解之缘，顺耳的有

三子、三姑娘、三丫头，更有刺耳的

三犟子、三拐子、三鬼、三狗屎等等，

现在都不能一一回忆起来了。所

以，一个大院里看着我长大的那些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们，除了知道

“小三”这个称呼，都不知道我的真

名。我曾问过我母亲，我是不是她

怀过的第三个孩子，母亲说，如果按

成活率来排应该是这样的。我明

白，我只是现时意义上的那个三子。

上学以后，学校就在家门口，同

学都是一个大院里穿开裆裤一起长

大的，更由于父亲大人时常出入学校，

在同学面前依然叫我的乳名，使“小

三”这个称呼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每次父亲光顾学校离开后，调皮的同

学就围着我嘻皮笑脸不停地叫小三、

小三。终天有一次我忍耐到了极限，

回家对父亲下了“战书”，警告他老人

家，今后再叫小三，将无人应答，必须

称呼大名，也就是写在作业本上的那

个名字。父亲对于我的“战书”给予了

充分尊重，很快改了口，并且捎带着帮

助母亲把“问题”也解决了。父母树立

了榜样，家里其他人也“进步”飞快，很

快都改了称呼。为此，我还为自己的

大获全胜得意了相当长一段时间。

此后，我工作、恋爱、结婚、生子，

几十年的岁月里，“小三”及与“三”相

关的称谓，从我的生活里完全消失了，

当时我以为会永远消失下去，殊不知，

一件事情的发生却改变了一切。

父亲75岁那年，突发大面积脑溢

血，送到医院已经不省人事。我毫无

思想准备，突然面对躺在急救室里的

父亲，不敢相信他老人家会离我而去，

我泪眼婆娑地拉着他的手，竟然不假

思索地大声喊出：“爸，爸，你醒醒，

我-是-小-三。”此时此刻，感情的潮

水如同泄洪的闸门被突然打开，在胸

腔翻滚涌动，但语言的力量又是如此

的微薄，似乎只有脱口而出的“我是小

三”这四个字，能表达一个女儿对父亲

所有的眷恋，那一刻，这四个字，成为

被无限放大了的特写，鲜活地定格在

我生命的历程里。我终于明白，“小

三”对于我早已不仅仅是一个称谓，它

已融入了我的血液，已植入了我的生

命，那是浓浓的亲情，那是生命的源

头，那是我一生心灵的慰藉，那是终生

无法割舍的爱的回忆。父亲显然听到

了我的呼唤，身体停止了抽搐，眼角滑

出一滴眼泪，用他的大拇指在我的手

背上轻轻抚动了几次，好像在说：“小

三，不要哭，爸爸没事。”

父亲无可挽回地离开了我们。每

年的清明节，凝望父亲刻在墓碑上的遗

像，我内心悔恨交加，期盼着时光倒流，

如果能回到从前，一定不让“小三”这个

称谓从我的生活中消失，让它陪伴着我，

无论是天涯海角，一直到地老天荒。

人逾六秩，最爱听的一句话

就是：“嘿！你身体真棒！”我本凡

夫焉能免俗，但每每听此恭维，窃

喜之余总以四字作答：“暂时还

好。”

想想看，一部运转了60多年

的机器，总有一些零件出现毛病，

毛病就是隐患，说不定哪一天哪

会儿就戛然熄火了，许多朋友不

就是这样悄然走了吗。所以说，

倘能及时发现身体某个器官不

适，及时诊治，实为大幸！故而，

稍有经济条件的老人，跑医院看

医生，便成了一门主要课程。

我的贱躯最先发病的是胃，

那是因为少小时长期忍饥挨饿，

吃糠吞菜，受了伤害，长大后又在

野蛮的军事训练中，屡遭重戕所

致。一发病就非常严重，日难进

食，夜难入眠，真真感受到什么叫

生不如死。尽管别人说是小恙，

我却自知顽症难治，也就不想医

了。后在家人的极力劝导下，还

是决定去医院就诊，去哪家医院

呢？我所居住的省政府机关宿

舍，东襟省立医院，西邻安医大附

院，可我偏偏选中了远在和平路

上的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这让

许多人大为不解：何故舍近求远

住二院？

我之所以舍近求远住二院，

一是段儒东兄力荐，他的胃病原

本也很严重，就是二院消化科主

任医师王志红治愈的；二是我曾

是一位中医专家的关门弟子，深

明治病不求名院只求名医之理，

草药治大病单方气死名医，何况

二院也是响当当的三甲医院呢。

于是，我毫不犹豫地住进二院，成

了王志红医师收治的一名患者。

初见王志红时我着实一惊，

她并非我想象中的霜染鬓发的老

媪，而是一位眉清目秀、身材窈窕

的中年淑女，稳健与优雅的气质

给人以亲切与信任。后来方知这

位颇负盛名的消化疾病专家，出

身杏林世家，遵父母之命入读安

徽中医学院，毕业后自愿去革命

老区金寨县从业 6年，后调入省

城，辗转来到二院任消化科主

任。有家学又科班出身的她仍

积极进取，修学西医，掌握胃镜、

肠镜等诊疗技能，中西医结合日

臻精湛，成为消化系统专家中的

佼佼者。

今春我又入住二院，且是比

和平路更远的广德路新区，不过

有多路公交车可达，十分方便。

这是一座名符其实的园林医院，

200亩的院区，景观几占近半。绿

树成荫，翠竹婀娜，草坪葱郁如

毯，花圃香气四溢，一湖碧水清澈

如镜，鱼分五彩嬉戏涟漪，廊桥蜿

蜒连接亭台水榭，患者徜徉其间，

移步换景，靠椅有长有短，随处可

落座小憩，惬意怡然。

门诊病房楼连一体，300米

长的医疗街纵贯东西，各医技科

室及服务窗口尽在沿街两侧，一

目了然，求医者不再遭受楼上楼

下东寻西找之苦。分诊导医、方

便门诊、咨询审批、便民服务、接

待处理的一站式服务，更是方便

快捷。年老体弱或伤残难行患

者，还可乘坐流动医车，由导医人

员全程陪送，直至护其入院。所

有病房一律向南，阳光充足，中央

空调冬暖夏凉，室内卫生间可洗

漱可淋浴，更喜是床上设有可移

动升降小桌板，可用餐，可读书，

可写作，与宾馆无二。

不愿生病，不想生病，但病还

是会找上身来的，那时我仍要舍

近求远住二院。

在合肥工业大学北校区，有一处

历史文化遗迹，就是娘娘池。它形如

一滴碧绿的眼泪，镶嵌在合肥老城

区。这处古迹始建于清嘉庆年间，迄

今已有二百年的历史了。

为什么叫“娘娘池”呢？

有人联想到了山西析城山上的娘

娘池。传说商朝的第一代君主成汤曾

经在析城牧马。有一年大旱，他来到

山上祈雨。雨果然下了下来，越下越

大，雨水汇聚成湖。打那以后，成汤

经常陪着他的娘娘来到湖边游乐，娘

娘还时常借着湖水的倒影梳妆打

扮。一来二去，人们就称这里叫“娘

娘池”了。只是，合肥的娘娘池和析

城的娘娘池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就不

知道了。

也有人说，这和段祺瑞有关系。

合肥工业大学北校区原来是段祺

瑞家的后花园。段祺瑞是近代中国的

风云人物，有“三造共和”的历史功勋，

后来还做了国务总理。据说他的夫人

喜欢戏水，常在此池招待北洋军阀的

太太们洗澡。在老百姓眼里，像段祺

瑞这样的大官，他的夫人就是娘娘，因

此称此池为娘娘池。不过，在那个年

代，就敢露天洗澡，而且是呼朋引伴，

有够惊世骇俗的了。

其实关于娘娘池的由来，有一个

凄美的传说。

秦朝末年，出了一个盖世的英雄：

项羽。项羽能征惯战，睥睨天下，他的

最爱，不是江山，而是美人虞姬和战马

乌骓。

后来项羽被围在垓下。这时候四

面楚歌传来，项羽不觉英雄气短、儿女

情长。在营帐中，他面对虞姬，一边喝

酒，一边唱道：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

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

若何？

虞姬一听，知道大战在即，项羽

依然牵挂着自己。为了激励他的斗

志，虞姬拔剑起舞，也唱了一首歌：

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

意气尽，贱妾何聊生。

歌曲唱罢，虞姬挥剑自刎。

传说虞姬自刎时，流下了一滴眼

泪。这滴眼泪落地成池，就是现在的

娘娘池。

项羽悲痛万分，匆匆掩埋了虞

姬，带着八百骑兵连夜突围。后来，在

虞姬的坟墓上，长出了一种奇异的

草。这种草听到乐声，能够摇曳舞动，

人们知道它是虞姬的化身，于是称它

为虞美人。

项羽跑到乌江边，这时候追兵已

经很近了，项羽不忍抛弃部下，也觉得

无颜再见江东父老，他谢绝了乌江亭

长的好意，把心爱的乌骓马送给了他，

然后在乌江边慨然自刎。

乌江亭长把乌骓马渡到对岸。

乌骓远远看见项羽自杀，悲嘶一声，纵

身入江，又游了回来。后来乌骓被汉

军抓到了，但它誓死不吃汉家马粮，刘

邦没有办法，只好放了它。乌骓跑到

了项羽的墓旁，最后死在那里。

传说乌骓从乌江跃出的时候，浑

身湿透，它一抖身，马鞍就被抖落到地

上。马鞍落地成山，就是现在安徽的

马鞍山。

项羽并没有夺得天下，但是他却

得到了虞姬的爱情和乌骓的忠诚，给

我们演绎了一段生死相依的悲歌。

历经岁月沧桑，如今，虞姬眼泪

化成的娘娘池掩映在苍松翠柏之中，

池中有岛，岛中有亭，景致宜人。微风

吹来，池水涟漪阵阵，似乎还在诉说着

虞姬对项羽无尽的爱与不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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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

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早……”看

着眼前的这盆兰花草，脑海中不

由地就响起优美的旋律。

当然了，这盆兰花草不是从

山上来的。

四月的一个星期天，和一群

朋友到长丰杜集鸟岛看鸟。走到

观鸟台下，正好遇到鸟岛守护者

陆凤奎的儿子在栽种兰花草，看

着青青的叶，蓝紫色的花，沐浴

在午后的春光中，不由让人一

喜，我一时兴起，出声讨要。没

有一丝犹豫，他非常大方地掰了

一大簇兰花草给我。同行的慧、

梅看得眼热，也纷纷讨要。看着

我们的高兴劲，他憨憨地笑着，

你一簇，她一簇，不紧不慢地分

了起来。不一会儿，他拎来的一

大包兰花草就被瓜分所剩无

几。“我也要，也给我一些。”这时

在观鸟台上的琦叫了起来。“不

行！”竟然是毫不犹豫地拒绝

了。“我拿钱买你的，比市场的高

几倍。”琦不死心地说。“给你们

的就是给你们的，不要钱。这些

再多钱我也不卖，我要留下做种

呢！”这次他回答更是干脆利落，

没有一丝回旋的余地。看着他

憨憨的样子，认真的神情，还有

脚旁新栽的或叫的上名字或不知

名的花儿，我们笑了。看来，老子

爱种树，儿子爱栽花，都是鸟儿的

福气呢。

回来后，我立马把它栽在花

盆里，就如何养护它，还专门上网

查了一下。不查不知道，一查还

真长见识。

兰花草学名马蔺，亦称马莲

(花、草)、马兰(花、草)、紫蓝草、箭

秆风等，是多年生草本宿根植

物。马蔺耐盐碱，耐践踏，根系发

达，生长于荒地路旁、山坡草丛、

盐碱草甸中，可用于水土保持，盐

碱地、工业废弃地改造，园林绿化

的地被、镶边或孤植等。全株

（根、茎、叶、花和种子）入药，有清

热、止血、解毒的作用。叶可作梆

扎及草编材料，分布在中国各

地。马蔺抗逆性强，尤其耐盐碱，

是盐化草甸的建群种。马蔺对环

境适应性强，长势旺盛，管理粗

放，是节水、抗旱、耐盐碱、抗杂

草、抗病、虫、鼠害的优良观赏地

被植物。由于马蔺具有独特的生

态生物学特性和利用价值，正逐

渐用作水保护坡、园林绿化观赏

地被建设的优良材料。真没想到

看似不起眼的兰花草全身都是

宝，既有草的品性，又有花的清

雅，还具有超强的生态调节保护

作用，让人不由不爱。

栽在盆里的兰花草，没两天

就开起了花，淡粉色的蓝紫，淡淡

的清香，既不张扬又不落寞，落土

便安然，绽放皆本心。在这芬芳

的四月，让人观之，不由精神一

振，顿生亲近之感。

看着它，不由地就想起了陆

凤奎父子。生活中有很多和他们

一样的人，不就像这兰花草一样

吗？看似普普通通不起眼，走近

他，却能让人心生温暖，令人肃然

起敬。


